
大院子
甫跃辉

大院子最鼎盛的岁月， 我没赶上。

小时候常听奶奶讲 ， 当年生产队吃大

锅饭 ， 食堂开在大院子里 ， 全村每天

多少人到大院子吃饭呢 ！ 虽说没有大

鱼大肉 ， 尽是草草蔬蔬汤汤水水 ， 但

鼎沸的人声 ， 纷杂的双手 ， 忙乱的脚

步 ， “真是烈火烹油 ， 鲜花着锦之

盛”。 再后来， 食堂关张， 大院子边上

建起一所小学 ， 是从汉村寺搬迁过来

的， 是我后来就读的横沟小学的前身。

听我妈说 ， 她嫁到大院子时 ， 那小学

还在着呢 ， 平日里 ， 总能听到孩子们

吵闹的声音 。 然而 ， 等到我记事时 ，

小学早搬走了 。 我不禁有些怅然 ， 小

学若还在 ， 得多好啊 ， 我就不用每天

早早起床摸黑去学校了。

这时候的大院子 ， 早已淡出汉村

的 “话语中心”， 和汉村普通的院子没

多大区别了 ， 只是院子略大一些 ， 人

丁略多一些。

还好， 大院子边上有个龙潭。

龙潭紧挨着我家的菜地， 那时候，

我家在菜地边种了一排老牛筋 （某种芦

苇属植物）、 一丛甘蔗和几棵吸血果树

（薏苡）。 吸血果树细细高高， 结出一颗

颗绿绿的卵形的吸血果 ， 果实后面连

着麦穗似的花束 ， 花束垂下 ， 在微风

里一晃一晃 ， 恍若少女摆动的耳坠 。

水里的倒影 ， 也在晃动着 。 水面朗

绿， 散碎的浮萍逗引着一群群小鱼。

村里好几处水井 ， 唯有这一处 ，

是供人洗衣服用的 。 村里的女人们络

绎不绝地到来 ， 端着盆 ， 提着桶 ， 桶

里盆里堆满花花绿绿的衣物 。 她们得

穿过大院子 ， 再穿过对门堂哥家的耳

房和后院 ， 才能走到龙潭边 。 穿过大

院子时 ， 她们常常站下了 ， 和院子里

的人说些闲话 。 不晓得她们怎么存了

那么多话说 ， 嘁嘁喳喳 ， 嘁嘁喳喳 ，

简直忘记了要去洗衣服 。 若是洗好衣

服回来 ， 聊天的时间还要更长久 。 我

在院子里玩耍 ， 时常看见水从盆沿底

下 ， 滴嘀嗒 ， 滴嘀嗒 ， 凝结着时间的

小小水滴 ， 摔碎在赭红石头上 ， 留下

鲜明的印迹。

大院子中间 ， 那一长排略略高出

平地的石头， 是很有些来历的。 据说，

那是我家老房子地基的遗迹 。 一排赭

红的石头 ， 磨蚀得光滑锃亮 ， 纹理清

晰 。 有时玩累了 ， 我会坐石头上歇一

歇 ， 石头被太阳烤得暖热 ， 热乎乎地

托着屁股。

我面朝西方 ， 上下前后打量身边

的世界———

日头高悬 ， 在头顶刺啦啦地飞速

旋转着 ， 放射出万道金光 。 一支支光

的利箭 ， 射进大院子 。 大院子草木丰

茂 ， 北边堂哥家门前 ， 左一棵缅桂 ，

右一棵杏树 ； 我身后阿昆哥家的灶房

前 ， 有一棵歪脖子的桃树 ； 我家在西

边， 台阶边有我种的杂七杂八的花卉，

万寿菊、 仙人球、 水仙花 （韭兰）、 天

鹅抱蛋 （虎眼万年青 ） 、 打不死叶等

等 。 我家瓦屋后面 ， 探出两棵枇杷树

的树梢 ； 西边是大妈家 ， 她家刚建了

个家庭作坊式的罐头厂 ， 空玻璃瓶堆

在台阶边， 高高的 “危若累卵”， 闪耀

着一派白茫茫的光。

我注目更多的是院子里那些疯长

的青草 。 阳光猛烈 ， 草地潮润 ， 水分

蒸腾 ， 有时会见到一小片波动着的热

气 。 草地的组成 ， 有几年主要是马齿

苋 ； 更多的年月 ， 是马唐 、 马鞭草 、

牛筋草、 狗牙根等。 猪来了， 狗来了，

猫来了 ， 鸡来了 ， 总不免要留下些屎

溺 ， 所以杂草们长得格外肥壮 。 拨开

草丛 ， 地上总能见到一些翻耕过的痕

迹 ， 有时是弯弯曲曲的几缕土 ， 那是

曲蟮 （蚯蚓 ） 的杰作 ； 有时是一小圈

鲜润的土， 炸开的烂泥炮似的， 再看，

那圈土边有一堆猪粪 ， 这就是牛屎窝

蛘 （屎壳郎 ） 的居所了 。 牛屎窝蛘比

羊虫 （金龟子） 大， 若能逮到一两只，

那实在是很好玩儿的。

我记得那天 ， 爸妈到保场街赶街

去了 。 大院子里似乎再没别人 。 我和

弟弟在草丛中发现了牛屎窝蛘的一个

洞口后 ， 翻遍草丛 ， 将另外几个洞口

塞严实了 ， 拎来一大桶水 ， 从仅剩的

一个洞口灌进去 ， 洞口咕嘟咕嘟冒着

泡 ， 终于 ， 有东西浮现在洞口了 。 真

是牛屎窝蛘 ！ 真够大的 。 然后 ， 是第

二只 ， 第三只 ， 接二连三 ， 最后大概

出来了七八只 ， 被我们一一逮住了 ，

统统放进铸铁做的洗脚盆里 。 它们笨

头笨脑地爬动着 ， 一圈又一圈 ， 唰啦

唰啦唰啦。

然后呢 ？ 然后爸妈回来了 ， 看到

这一洗脚盆战果 ， 他们的表情和语言

是难以描述的。

更多的时候， 我们在大院子里练习

倒立。起初，只是两手撑地，垂下头，从胯

下看后面。 树是倒的，房子是倒的，云彩

掉到房子底下了， 鸟儿飞过， 大人们走

过， 人竟然走在鸟儿上面了……世界仿

佛由此呈现出全然新鲜的面目。 更进一

步的， 我们两手撑地， 想让自己倒立起

来 。 这个动作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

了。 我一直渴望着， 能够不假手于人，

我也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着。 一次次

练习后， 终于有一次， 我倒立起来了。

两脚舞动 ， 踢翻云彩踹翻天 ； 两手颤

动， 额头擦到草茎， 泥土的气息猛然涌

进鼻孔……

大院子的草地 ， 并没有因为我要

练习倒立而一直存在着 。 最先是对门

堂哥家行动起来 ， 砍掉他家屋前的缅

桂树 ， 造出一块长方形的水泥地 。 那

之后三四年 ， 我家在屋前铺了一块更

大的 。 为了这块水泥地 ， 东边阿昆哥

的父母还和爸妈闹出一场风波 ， 说是

我们的水泥地面占了他家的面积 。 这

事儿一直闹到土地局 ， 土地局来人测

量后说 ， 反倒是他家的灶房占了我们

的面积 ， 他家得拆掉灶房 。 然而 ， 他

家只是在大院子东面砌起一堵墙 ， 将

家里和我们隔绝开来 ， 拆灶房的事儿

不了了之。

我家的水泥地铺好后 ， 大院子能

长草的地方 ， 就只剩两片水泥地间窄

窄的一条 ， 以及西面大妈家门前的一

溜了。

大妈家要在村路边修水井 ， 要把

我家的地挖开 ， 从龙潭引水出去 ， 我

家没同意 。 然而 ， 村路边的水井硬是

修起来了 ， 我家的地硬是被挖开了 。

那天 ， 奶奶和我正在地里拔草 ， 一伙

人荷锄扛锹地来了 ， 强行开挖菜地 ，

我和奶奶说什么也不管用 。 待爸妈回

家 ， 岂可干休 ？ 两家大吵一架 ， 不来

往了 。 大妈家干脆在屋前也砌了一堵

墙 ， 只留一道窄门通行 。 然而 ， 没多

久 ， 罐头厂停业 ， 到大妈家的人明显

少了， 那道窄窄的门也就很少开启。

没几年， 堂哥家另辟地基盖新房，

不怎么回大院子了。

这些 ， 都是我理解不了的世界 。

我甚至不能完全记得 ， 这些事 ， 哪一

件是先发生的 ， 哪一件是后发生的 。

我只知道， 大院子静了， 静了十多年。

忽然有一天， 大院子又热闹起来。

大妈的孙子 ， 比我小不了几岁的江桃

要结婚了。

此 时 ， 我 们 两 家 早 已 言 归 于

好———也不知道是怎么言归于好的 。

而且 ， 似乎比吵架之前还要好 。 奶奶

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后 ， 时常跑出门乱

走 ， 好多次都是大妈陪同我妈去把她

找回来的 。 为此 ， 大妈还惹得奶奶骂

声不绝。

江桃结婚 ， 是大院子多少年来难

得的一桩喜事 。 我们一家早早过去帮

忙 ， 大妈家门前的墙拆了 ， 三间房的

板壁由我爸负责装修 ， 油漆则由我妈

负责刷 ， 我和弟弟一旁打下手 。 还有

一大拨人负责修整大院子 。 茂盛的青

草割了 ， 地上的小石头捡了 ， 大妈家

屋前的那片烂泥地也要铺上水泥 。 紧

赶慢赶 ， 总算是在江桃大婚前 ， 做好

了一切准备 。 水泥地是崭新的 ， 板壁

是崭新的 ， 鲜红的对联也是崭新的 。

奶奶端坐在自己门前 ， 一身靛蓝色的

衣服也是崭新的。

鼎沸的人声 ， 纷杂的双手 ， 忙乱

的脚步……大院子简直框定不住这热

闹了。

婚礼结束 ， 江桃和媳妇到外地打

工 。 大院子别的人 ， 也都回到各自的

一份生活里去 。 红色的鞭炮屑散落大

院子中间仅存的那条泥地上 。 没过几

天， 割过的草发出新芽， 遮住鞭炮屑。

奶奶仍然穿着那一身新衣服 ， 独自坐

在门前 ， 面对着人去屋空的大院子 ，

自言自语。

白云飘来了又飘去 ， 燕子飞去了

又飞回 。 偶尔有人走进大院子 ， 想要

到龙潭边去洗衣服 ， 探头探脑看看 ，

几乎要被这寂静吓得退却。

所谓龙潭 ， 现在看来 ， 不过是个

六七平方米的小水塘罢了 。 深度么 ，

当年因为我们隔段时间会淘干水抓鱼，

顺便清淤 ， 或许有两米深吧 ？ 如今 ，

那潭底的淤泥 ， 堆积得都快触到潭边

了 。 村里有了自来水 ， 鲜有人到龙潭

洗衣服了 。 龙潭边的地呢 ？ 去年已经

被爸妈卖给大妈家 ， 卖地的合同是我

写的 。 勘定地界那天 ， 两家人一起来

到龙潭边 ， 言笑晏晏 ， 云淡风轻 。 这

是我想象不到的世界。

大院子里， 只剩下奶奶一个人了。

又一次回家 ， 我进到大院子 ， 只

见奶奶躺在院子中央 ， 身下铺了块装

肥料的尼龙袋 ， 袋子紧贴着泥地 。 奶

奶仰面朝天 ， 闭着双眼 ， 跷着二郎

腿 ， 说说又笑笑 。 我喊了几声 ， 奶奶

才睁开眼看天 ， 看我 。 你怎么躺这

儿 ， 多潮啊 。 奶奶笑嘻嘻的 ， 说就想

晒晒太阳。

真是很好的太阳 。 刚下过一场暴

雨 ， 太阳鲜红欲滴 ， 天洗过似的蓝 ，

云彩沉重又迷茫 。 我多想挨着奶奶躺

下 ， 看看天 ， 看看太阳 ， 看看云彩 ，

但我只是站着 。 大院子空旷 ， 寂寥 ，

听得到曲蟮拱地的声音 ， 牛屎窝蛘打

洞的声音 ， 漫天的红蜻蜓翅膀震颤空

气的声音……时间飞速倒流 ， 回到二

十多年前 ， 一个少年摇摇晃晃倒立起

来 ， 看见倒过来的树木房舍 ， 蓝天白

云踩在他脚下。 世界是这样的新鲜！

忽然 ， 两手一软 ， 脚再踢蹬也没

用 ， 我朝后重重摔下 ， 后背刚好砸在

院子中央那排石头上 。 我仰面朝天 ，

瞪着眼睛 ， 张着嘴巴 ， 摊开四肢 ， 无

法动弹 ， 喘不过气 ， 喊不出声———这

是我第二次后背着地摔倒了 ， 上一次

是和奶奶上山找柴 ， 我从离地三四米

的松枝上掉下。

白云， 蓝天， 飞鸟……时间静止，

风搅动一切……

和二十多年后的奶奶一样 ， 我仰

面凝视着这世界 ； 世界也俯下身来 ，

凝视着我。

不知过了多久 ， 我终于喘出一口

气来。

世界倏然远去， 时间疾速行走。

那以后 ， 我还练过倒立吗 ？ 大约

是练过的， 只是终究没能成功。

云边路

沿线 （油画） 梁 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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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曾
经
历
的
高
考

郑
荣
来

1959 年夏天， 我经历了人生的一

个转折， 高中毕业并参加高考。 实在

说来， 我们那次高考， 一切都准备得

很不充分， 完全是匆忙上阵。 前一年

的 “大跃进” 和大炼钢铁， 占去了我

们的大部分时间， 功课几乎都停了 ，

整天参加户外劳动。 我们曾几次到山

上砍树挖窑烧木炭， 树都需松树， 大

小要如胳膊， 扛到土窑里， 七八十根

一窑， 由两位稍懂技术的同学封窑烧

制， 因为不专业， 有时烧不透， 有时

烧成灰， 几经失败后才成功。

我们到过八十多里外的地方挑石

灰石。 那天凌晨 3 时出发， 一路走山

道， 八九个小时后到达， 吃一点干粮

当午饭， 而后挑着一担石灰石， 十个

多小时后回到学校。 这是我此前此后

经历的最艰苦的一次劳动 ， 时间长 ，

强度大！

我们还到过三十里外的一个山

村， 在山溪里捡铁矿石； 我们在学校

门前砌炼铁炉， 烧了一炉又一炉的废

铁……

我们的功课荒废了， 我们的心放

飞了， 无心于课堂， 无心于书本， 甚

至心存疑问： “今年还会有高考吗？”

高三的第二学期开学时， 县里下

来指示， 说高考照常举行， 要大家积

极备考。 我们于是被集中到离本校八

九里的僻静的山村一个停了产的陶瓷

厂 。 久弃不用的课桌 ， 上面都是灰

土。 我们在那里匆匆忙忙复课， 要把

落了的课都补上。

一时间， 我们日夜加班， 疲于奔

命。 老师补课跃进式， 简而不详， 我

们听课似懂非懂， 囫囵吞枣。 温习课

文的时间不够， 老师布置的作业更是

做得极少。

学期结束， 但毕业班不放假， 留

校复习高考的功课。 我们文科班， 需

要默记的内容更多。 时间紧迫， 只有

匆匆浏览一过。 这时正是大饥之时 ，

县里号召勒紧裤带过日子。 我们学生

的定量， 每人每天改为十小两 （一斤

十六两制）。 饭吃不饱 ， 营养严重不

足。 每月两元一角的菜金， 我们一些

穷家子弟交不起 ， 只靠家里带咸菜 。

还不到吃饭时间， 肚子就咕咕叫。

这年高考的考场， 第一次从梅州

市改在县城。 考试的日子到了， 我们

乘船到大埔县城应考。 吃住在县重点

的虎山中学 ， 我们的心情并不紧张 。

第一次到县城， 倒有一点新鲜感。 它

比我们高陂镇大， 多了几条街， 而且

又是县政府所在。 在考试仅有的三天

里， 我们还有闲心于晚饭后逛大街 。

后来知道， 它曾经历两度解放、 两度

成立县政府 ， 也是全省唯一的苏区

县， 这次高考和逛街， 就成了值得怀

念的事情。

出乎我们意料的是， 这次高考的

卷子， 竟是不太难。 题量都不多， 如

数学只有五六道题。 最不犯难的是作

文 ， 题为 “记一段有意义的生活 ”。

因为参加过大炼钢铁， 我毫不犹豫就

选择了这一题材， 写了炼铁故事和班

里曾被表扬的人物， 写完了时间还有

富余 。 不太懂散文笔法 ， 但照实写

来， 思路还算清晰。 虽然粗糙， 但自

认没有远离要求。 走出考场， 没有兴

高采烈， 也没有失落感觉。

来县城之前 ， 我们都做了鉴定 。

方式是自报公评 ， 每人自报优缺点 ，

大家补充 ， 多说好话 ， 没有火药味 。

给我补充的一条很够劲， 我至今还记

得， 叫 “热爱社会主义”。

那天回家等候发榜。 正是农忙季

节 ， 插秧 、 种番薯 ， 都是酷暑天的

活。 已经公社化了 ， 干活无分老少 ，

我等年轻人， 更是不能吃闲饭。 下水

田 ， 搅粪肥 ， 送稻秧 ， 脏活苦活都

干。 “这会是我在家乡干的最后一次

农活吗？” 我偶尔自问过 ， 但没敢多

想。 也许因为太忙了， 也没多少人过

问我的高考事 。 村里二十多户人家 ，

去年已有一人考上广州暨南大学， 是

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。 虽是史无前

例， 但没有什么轰动， 连小范围请客

吃饭、 送礼祝贺都没有。

8 月中旬某日 ， 学校捎来口信 ，

要我去取通知。 我步行两小时赶到学

校， 校长黄行老师微笑着， 说： “你

考上了， 复旦！ 祝贺你！” 话很简约，

但看得出 ， 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祝贺 。

接着把录取通知递给我， 并说过几天

去找他， 他要给我 15 块钱路费补助。

我当时的第一反应， 并不是热泪盈眶

的激动， 一闪而过的念头却是： 我还

差多少钱， 才能到得上海？

我先把 “我考上了” 的消息告诉

我的一位堂哥， 他在乡里当文书， 每

月 28 元工资 ， 平时给过我一些零用

钱 。 他知道我需要什么 ， 不等我开

口 ， 就说 ： “费用你先筹 ， 不够我

包 ！” 我又找在镇上工作的我姐夫 ，

他几乎倾其所有 ， 给了我 15 元 。 父

亲把家里唯一能卖的旧挂钟， 拿到镇

上卖了三块钱， 算是他对我的唯一现

金支持。 堂兄真的包够了。 想起他那

句话， 我后来不止一次流过泪， 感激

他的真诚帮助。

我家也一样， 没有庆贺。 只在我

离家的那天， 堂姐送来一只鸡， 姐姐

做了汤圆 （家乡叫 “惜圆”， 糯米制，

无馅， 汤里加红糖 ）， 在镇上我姐姐

家 ， 父亲和继母都来 ， 算是给我饯

行。 我带着五六十块钱， 坐轮船经潮

州， 再乘长途汽车到广州。 逗留两三

天， 便踏上开往上海的列车。

到开学之日方知， 班里共有广东

同学 3 人。 我这才感到， 我的志愿填

得有点冒险， 早知名额这么少， 我还

敢这样填吗？

动画家家车
龚 怡

虽然早就过了过 “六一” 的年纪，

却依然关注每年儿童节的庆祝活动 。

今年就在 49 路公交线路上看到过一辆

“六一” 专车， 车内贴满了动画片 《大

耳朵图图 》 的卡通形象 ， 成了流动的

“动画空间 ” 。 以前总是羡慕动画片

《快乐家家车》 里三个小伙伴开着一辆

会飞的家家车出游 ， 虽然一模一样的

“家家车” 现实里并不存在， 但那些好

看好玩的动画片就是我童年的 “家家

车”， 带着一个懵懂的孩子造访美好壮

阔的世界。

去年的 “世世太平———齐白石精

品大展 ” ， 看到画作 《青蛙 茨菰 》

《小鸡出笼图 》 《虾蟹图 》 中古朴自

然 、 富有童趣的青蛙 、 小鸡 、 螃蟹 ，

我想起了水墨动画 《小蝌蚪找妈妈 》

中的形象 。 《群虾 》 一画中有好几只

“虾公公 ”， 浓淡相宜的墨色画出群虾

的透明感 ， 画中不见一丝水纹 ， 仍能

感受到群虾的动感 。 最上方的几只虾

弯着长长的触须逆着水流向下汇集 ，

画作中段有几只虾交叠在一起 ， 被其

他虾尾挡住 ， 虾足摆动 ， 仿佛下一秒

彼此就要错开 ， 一只在画面边缘只露

出虾头的虾也急急地想从外进入 ， 看

上去它们都想要游向画作的左下角 ，

而底下的一只虾却弯着身躯 ， 用细长

的虾钳夹住同伴的触须 ， 似乎立刻就

要弹起 。 《小蝌蚪找妈妈 》 取材于齐

白石笔下的小动物形象 ， 儿时在电视

机里看到的会动的水墨画 ， 如今站在

画作前看到了原型 ， 如果画作中的小

蝌蚪可以游向另一幅画的话 ， 它们在

展览中认识的花木会更多 ， 遇到的动

物朋友也会更多。

想起另一部水墨动画 《山水情 》

中的幽远诗意， 红叶墨荷， 山水奔流，

老琴师向偶遇的知交渔家少年传授琴

艺 ， 渔家少年学成后以琴声送别老琴

师 ， 老琴师隐于山中云雾 ， 而琴声缭

绕于山水之间 。 没有一句对白 ， 只以

笛声和古琴传情 。 动画中抚琴的指法

完全按照曲中的指法 ， 把观众彻底带

入情境中去 。 这么精细的配合 ， 是当

时作画人员根据古琴演奏家龚一的手

形、 节奏来画的。

五年前， 偶然在上海电视台新闻综

合频道看到了节目 《动画往事 》 的播

出， 一个个熟悉的经典动画形象又把我

拉回到儿时边看电视边吃西瓜的悠闲暑

假。 看了节目才知道， 原来 《山水情》

的作曲金复载还为同样没有对白的 《三

个和尚 》 配过乐 ， 前者古朴 ， 后者欢

快。 不同的乐器演奏同样的旋律， 用乐

器表现人物性格， 高亢的板胡表现活泼

的小和尚， 柔和的坠胡表现老实的长和

尚， 厚重的管子表现憨厚的胖和尚。 管

子这件吹管乐器 ， 古时称为筚篥 。 在
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 的第四个场景中， 韩

熙载坐听管乐， 其中三名女子吹奏的就

是筚篥； 彩绘散乐浮雕上后排中间的两

位也是吹奏筚篥的乐伎。 它的声音有种

“大漠孤烟直 ， 长河落日圆 ” 的苍茫 ，

郁达夫在散文 《钓台的春昼》 里听到窗

外的吹角声， “这同吹筚篥似的商音哀

咽， 却很含着些荒凉的古意”。 动画配

乐里管子的声音随着欢快的节奏也似乎

高兴了起来， 我竟没反应过来是这件乐

器演奏出来的。 儿时只顾随着音乐摇头

晃脑， 细听之后发现还有这么多巧妙之

处， 运用了这么多的民乐， 那些叫不出

名字的乐器其实在看到它们的样子之前

就听过它们的声音， 小小的耳朵里早就

探听到了声音的宝藏。

“缥缈彩云间， 蓬莱是家乡”， 借

用昆曲唱腔的动画 《九色鹿》 的片尾曲

同样是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声音。 充满异

域色彩的 《九色鹿》 在儿时看来是那么

的特别， 那是对敦煌的初次印象。 故事

改编自绘于敦煌莫高窟第 257 窟西壁

的壁画 《鹿王本生图》， 遗憾不能亲眼

见到壁画 ， 在网站 “数字敦煌 ” 中搜

索 ， 借助高科技 ， 我得以在 “第 257

窟全景漫游 ” 中窥得壁画全貌 。 纪录

片 《敦煌莫高窟 美的全貌 》 中曾提

及 ， 当时造访此地的人 ， 一边围绕中

间的柱子行走 ， 一边瞻仰佛像 ， 等绕

第二圈时 ， 再看画在墙上的故事 ， 学

习佛的教诲 。 轻点鼠标 ， 进入屏幕中

出现的第 257 窟 ， 按照动画的印象很

快找到了这幅壁画 ， 用鼠标放大 、 缩

小 、 移动 ， 壁画清楚地展现在眼前 。

所绘故事从左右两端开始 ， 在中间结

束 。 从左起 ， 九色鹿救起溺水者 ， 溺

水者跪地谢恩 ； 从右起 ， 王后要国王

捉住九色鹿 ， 溺水者前来告密 ， 国王

率领手下在溺水者导引下前来捕捉九

色鹿 ； 中间是九色鹿向国王控诉溺水

者 。 和印象中的一样 ， 壁画上的九色

鹿挺立着 ， 只是动画中九色鹿纯白身

体上的彩色色块实际上布满了彩色小

点 。 善良美丽的九色鹿发出神光 ， 无

惧射来的乱箭， 腾空而起， 踏入云间，

它奔跑的身姿一直留在我心里。

在等待电影节的日子里， 犹记得上

一届的一张海报， 灵感来源于上海美术

电影制片厂出品的 《大闹天宫》， 两只

小猴用月牙叉把水帘分开， 露出水帘后

的孙悟空。 我曾去上海电影博物馆参观

《大闹天宫》 诞生 50 ?年纪念展， 场馆

里还展出其他动画的手稿和木偶道具。

意外发现儿时看到的很多经典动画都出

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， 才知道动画

《骄傲的将军》 是 “中国学派” 的开山

之作 。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 《哪吒闹

海》 的片头， 伴随着编钟的敲响， 出现

“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” 几个大字。 木

偶动画 《阿凡提的故事》 中的一个个小

木偶就聚在小小的玻璃罩子里， 牵着小

毛驴的阿凡提和巴依老爷还在斗智斗

勇。 一整墙绘满动画形象的海报就像是

一卷展开的动画长卷， 正中间最醒目的

就是手拿金箍棒的孙悟空， 旁边是剪纸

动画 《葫芦兄弟》 中的七个葫芦娃……

每找到一个熟悉的人物， 都让我兴奋不

已。 国内外优秀动画风格各异、 各有特

色， 看得多了， 就能明显地感受到我们

民族文化的独特印记。 民乐、 京剧、 昆

曲、 敦煌壁画、 水墨画……在动画片中

感受到的种种新奇特别之处都融合了中

国元素。

水帘拉开 ， 水花飞溅 ， 孙悟空在

锣鼓声中帅气登场 。 儿时在经典动画

中看到的画面、 旋律留存于内心深处，

在将来的某个时刻被重新唤醒 。 《自

古英雄出少年 》 片头有双简单勾勒的

大眼睛 ， 好奇的大眼睛看到了世界各

地的美景奇事 。 如今 ， 我又可以用自

己的眼睛去观看一个更大的世界———

因疫情延期的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

影节终于开幕了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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